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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四考生高考志愿被篡改案开审

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当当庭庭忏忏悔悔求求原原谅谅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先后失去“左膀右臂”
昔日“强驴”胆小了

国庆期间，一名青岛籍驴友
从木里县非法穿越亚丁自然保
护区，途中高反严重，因拒绝有
偿救援耽误救治最终罹难一事，
又一次让人们将视线转移到驴
友这个群体身上。“驴友们会故
意选择一些人迹罕至的线路，那
里荒无人烟，比如雅安319国道
附近的一些线路，走几十公里也
见不到一处人家。”济南市一家
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捷说。

山东户外联盟创始人济南
随哥依旧清晰地记得徒步穿越
北京箭扣长城时的危险，“都是
没有修整过的古城墙，很多砖
块都已经变酥，还有的地方异
常陡峭，生怕掉下去。”随哥说，
泰山西马峰也一样，几乎是垂
直的，有人爬到半山腰上也不
是下也不是，只能等着先爬上
去的伙伴放绳子下来拽。

但现在的随哥有些后怕，已
经不敢再去那些地方。因为2011

年的五个月之内，随哥先后失去
了自己在山东户外联盟的“左膀
右臂”，他们都是驴友圈子里的

“强驴”。随哥清楚地记得两位好
友罹难的时间。2011年1月11日，
好友在登上济南仲宫双崖山山
顶拍照时，没有看到悬崖，跌落山
间罹难；2011年5月15日，另一位
好友在甘肃梦柯冰川登山时，从
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跌落。

盲目开张的俱乐部
出事较频繁

2000年，济南热爱户外旅
游的驴友开始成立俱乐部。目
前，济南有大大小小百余家驴
友俱乐部，而真正在圈子里活
跃的，仅20多家。户外驴友俱乐
部的成立成本很低，没有固定
场所，工作人员很多是兼职，几
乎没有去工商进行注册的俱乐
部。“现在有些人跟着别的团队
走过几次，便自己建个群也组
织驴友的户外活动，有时候前
面领队的头驴只顾着自己走，
后面的人跟丢了也不知道，还
有的人光顾着帮女驴友，男驴

友就晾在一边。”杨捷说，盲目
开张的户外驴友俱乐部，由于
经验不足，很容易出事，旅途到
了终点缺了成员都不知道。

户外驴友俱乐部的发展，
都是从AA制开始，一辆大巴车
的租金大家平分，午餐自理，住
宿自理。济南地区生存状况较
好的户外驴友俱乐部，大都选
择以周边短线为主，不靠发展
旅游长线盈利。“每辆大巴车，
我们只盈利超出30个人的部
分，然后去购置必要的对讲机、
丝带，简单的救援设备。”随哥
说，选择俱乐部的原因，就是你
的线路好，价格公道，一旦以盈
利为目的，时间长了驴友就不
跟你玩儿了。

就济南来说
救援还是个空白

驴友常常选择人迹罕至的
地方活动，而这些地方，常常没
有专业救援队，只能依靠出事
地点最近的居民和消防、武警
等部门帮助救援。

在绿野救援队呆过两年的
杨捷说，通常情况下，救援队会
在城市里驻扎，成熟的景区往
往也有自己的救援队和救援方
案。但在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带
出现情况，驴友很难获得专业
的救援队救援，首先要依靠的
是驴友团队以及遇到危险的驴

友本人的自救能力。
就济南来说，救援还是个

空白。除了红十字会下属的纯
公益性救援队蓝天救援队，还
没有其他救援队可以从事搜救
工作。“其实一旦发生事故，是
很难救援的，很多都是致命
的。”随哥说，每年四川四姑娘
山花费在救援上的费用达到七
八十万元，而这些费用是很难
由个人承担的。

在救援的问题上，山东旅游
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国忠有自
己的看法，如果驴友个人不购买
门票通过野路进入景区，因为跟
景区之间没有契约关系，景区是
可以不救助的，但与此同时，政
府和官方是要无条件救助。

近年来驴友团队事故频
发，也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甚
至有旅行社对俱乐部“抢人头”
不满，投诉到当地旅游局。“跟
着驴友俱乐部出去，完全是驴
友你情我愿的个人行为，不存
在契约关系，目前无论消费者
权益法，还是旅游法等相关法
律，都没有针对驴友俱乐部的
相关规定。”陈国忠说。

为了规避风险，现在，凡是
超过两天的行程，山东户外联
盟都要为所有驴友购买一份保
险。与此同时，为每一位导游购
买责任险。“事故就在你看不到
的点点滴滴，还是买个保险安
心。”

本报记者 赵念东 牟张涛

本应读大学的他
坐在了被告席

10月17日，单县法院公开
审理了单县一中四名考生高考
志愿被篡改一案，因为嫉妒，此
时本应坐在大学课堂上的单县
一中毕业生陈某，却因涉嫌篡
改同班四名同学的高考志愿，
坐在了被告席上。

“按照庭审程序，公诉方首
先陈述了陈某篡改四名考生高
考志愿的事情经过，陈某皆表
示没有异议。”被篡改志愿考生
小田的姑姑田翠霞说，庭审期
间，被告方没有在篡改志愿事
实方面做过多申辩，而是将重
点放在了悔过以及争取宽大处
理上。

田翠霞说，在庭审中，被告
方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陈某所在
村庄的联名证明信，证明“陈某
没有前科，尊老爱幼……”，为
其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对此，

田翠霞等考生家长认为，陈某
篡改志愿的事实已定，而该证
明信没有任何效力。

“庭审结尾，陈某念了一份
他写的‘悔过书’，大体的意思
就是承认其所犯的错误，希望

再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田翠霞说，他们考生家长并不
接受这份悔过书，因为他们并
没有看到陈某真心悔过，以及
其父母对其孩子所犯错误而该
有的歉意。

田翠霞说，孩子小，不懂
事，还能理解。然而，在篡改事
件发生始末，陈某的父母不仅
没有登门道歉，甚至没打一个
电话。即便在庭审前后，陈某父
母面对他们考生家长，没说一
句话。“陈某与其父母需要忏悔
的对象是我们的孩子，而不是
法庭。”她说。

被改志愿四人
已就读篡改后高校

然而，作为受害者的四名
考生却与自己心仪的大学失之
交臂。其中，超出一本线30多分
且服从调剂的小凡有可能被青
岛科技大学录取，结果却上了
山东理工大学。高出一本线19
分的小朱很有可能被国家重点
学校新疆大学录取，如今却上
了烟台大学。一直梦想当警察
的小田，很有可能被江苏警官
学院录取，如今却成了潍坊学
院免费师范生。而小徐也因志
愿篡改，被山东女子学院录取。

如今，距离志愿篡改事件已

过去近3个月，因迟迟未有解决
办法，四名考生只能来到被篡改
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为了
解他们的现况，10月22日，齐鲁
晚报记者电话联系了四名考生。

“我已经与学校和教育部
门签订了毕业后从教6年的协
议，其间不能考公和考研。”如
今身为潍坊学院免费师范生的
小田沮丧地告诉记者，小学教
师或将是他将来的职业。“老师
也不错，工作稳定，还有假期。”
交谈中，小田的话语中透露着
些许无奈。

当记者提及法院公开审理
陈某篡改志愿一案以及陈某在
法庭上念的“悔过书”时，小田
表示不知情。而对于是否会接
受陈某的悔过，他不想表态。后
来，考虑到小田心情低落，本报
记者终止了采访。

随后，齐鲁晚报记者又拨
通了小朱的电话，接电话的为
小朱父亲，他告诉记者，小朱受
此事打击很大，直至开学时还
有很大情绪。“如今，他刚刚稳
定下来，不希望他再被打扰。”

济济南南百百家家驴驴友友俱俱乐乐部部八八成成难难开开张张
业内人士称想着盈利的都活不长

近期，针对单县四名高考考生高考志愿被篡改，本报以《单县也有两考生志愿被同学篡改》《单县被改志愿学生人数升升至4人》《涉事者
父亲向被改志愿考生致歉》进行连续追踪报道。17日，单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一案件，审理结果也将于近期公布。涉嫌篡改他人志愿
的陈某当庭忏悔。

近日，“驴友”圈子有点不太平，常有“遇险”的新闻见诸报端，
让人唏嘘不已，幸运者等来救援，不幸者命陨荒山。在驴友圈子里，
几乎所有人都把“安全第一切忌个人英雄主义”奉为圭臬，可为何
驴友事故依旧频繁发生？驴友俱乐部又是如何组织活动的呢？

翻山进入水帘峡的驴友。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摄

对4名考生志愿被篡改一事，本报的报道版面。

周末
知了

走近驴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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